
亲戚这个物种正在中国大面积的灭绝

“年味越来越淡，亲戚越来越远”恰恰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非世风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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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节真正被国人重视也就是建国后的事，这有政府的刻意推动，但更

多是基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环境

辞旧迎新、阖家团圆，春节可算是当前国人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了，但

与西方的宗教节日不同，春节是农耕文明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岁时节

日

目前公认的说法是春节起源于虞舜即位时，初次年头岁尾带领部下祭拜

天地

在中国历史上，对春节有不同的称谓，秦时将其称为上日、元日，两汉

时有岁旦、正旦之说，魏晋南北朝时称岁朝、元首，唐宋称岁日、新元，

清朝则开始称元旦、元日

但是，一直以来，虽然春节是个传统节日，但是国人对其重要性的权

重远不及当下

事实春节仅仅是最近一百多年“被发明的传统”，也就是说人们自以为

“古之即有”的传统，恰恰却是当代人活生生所创立的

春节真正被列为全体国人关注的节日应该起源于 1912 年

当时中华民国宣布改阳历 1 月 1 日为“新年”，但在民间推行遇阻



1914 年 1 月，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为顺从民意，提请定阴历元旦

为春节，此日凡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

经袁世凯批准，就此奠定了阳历年首为元旦，阴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的并存格局

所以说，现在我们过的春节，其实只有 110 岁

春节也就是建国后被国人高度重视的，其实在建国前春节在国人的现实

生活中并非如当前这般重要

建国后，春节逐渐演化成为一个从腊八节起到元宵节止的全民性大节，

这有政府的刻意推动，但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吻合，即春节能被国人如

此重视更多是基于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环境

建国以后，国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解决温饱，温饱就意味着生活水准

无法完全如人所愿，需要收敛

但是，随着收入的持续提高又允许在一段时间内“放纵性”消费，阶段

性改善生活水准，春节自然成了最佳选择

诸如以前在农村，全社会都会用一整年的时间养一头猪，而在腊八之后

将其宰杀，用于未来一整年的消费

而在春节时，整个社会都会在一年的食肉紧缺后得到一段时间的放纵，

自然全民皆大欢喜，新鲜猪肉带来的喜悦与春节融为一体，而社会潜意识

将其归咎于春节，自然对春节有了绝对的好感



小孩子会穿新衣服与有压岁钱，自然感觉超好，而社会整体收入上升后，

孩子对新衣服和压岁钱的喜好远不及温饱时期，自然年尾就淡了

二、春节更多是社会处于温饱阶段的节日，而一旦整个社会解决了温饱，

把日子过成了年，年也就不是年了，“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迁速度极快，最大的特征就

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持续质的跨越，再无需春节一段时间来彻底满足消

费需求，把日子过成了年，自然“年味”就淡了

在我小时候，过年时首先要杀猪、做新衣服、发压岁钱、购置年货、条

件好的家庭会给小孩买新玩具，尤其在极其“短暂”的时刻享受，稀有自

然决定仪式感十足，自然整个社会对“年味”天然感觉超好

但是当前物质富裕，把日子过成了年，年也就不是年了

每天有肉吃，有新衣服穿，小孩买玩具也无需择日，尤其吃饭成了负担

后，“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春节更多是社会处于温饱阶段的节日，而一旦整个社会解决了温饱，

“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农村的春节比城市更热闹，城市越发达，“年味”越淡

的主要原因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每个人，尤其新生代的年轻人所追求的目标多元化，

没了季节，年自然也就不是年了



在我认识的一帮创业者中，这类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把企业做起来，对过

年根本没有意识，在春节期间依然在家里继续工作，貌似过年成了电视里

的事，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我最近二十年中最大的感悟就是一旦有了更重要的追求目标，春节的

仪式感再存在的意义自然荡然无存，自然“年味”也就淡了

尤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部分家庭成员定居城市，部分定居农村，在这

种现实条件下通常都会借助春节进行团圆，这是中国独有春运的关键

但是，一旦城市化彻底完成，城市人对农村自然就少了牵挂，也没了春

节再回农村的动力与意愿，年味也就淡了

三、社会的众多诉求可以借助市场解决，对亲戚帮衬的依赖度大减。社会

活动范围增大与独生子女现实，让年轻人潜意识对亲戚没了意识，亲戚自

然也就越来越远了

春节与亲戚是高度一体的，在传统的春节中，过年主要过的是家人与

亲戚

在我的老家有个传统就是春节期间非亲戚不串门，否则会让人觉得不懂

规矩，干扰人家家人的团聚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农耕时代，亲戚间相互帮衬与互助，有极大的利益

牵扯

在我小时候，亲戚间会相互资金拆借，一家有难，其他亲戚会出手相助，

诸如遇到婚丧嫁娶，如果离开亲戚，自己在很多领域将会举步维艰，所以，

借助春节维持与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市场足够发达之后，市场替代血缘弥补了社会的正常需求，社会所

遇到的需求，都能够通过花钱，诉诸于市场解决，亲戚间再继续维系的根

基自然就受到了动摇

所以，借助春节走亲戚的意愿也就不强烈了，亲戚也就越来越远了

在经济欠发达的农耕时代，社会的活动范围极其小，通常处在一个村或

者一个镇，婚姻缔结也逃不过这一范畴的桎梏，所以现实决定社会相处的

圈子更多是周边的亲戚之间

但是，随着经济越来越发达，社会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延伸至全

球，而非拘泥于一个村子，或者镇子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由亲

戚演变为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合作方

尤其亲戚不具选择性，不对付难免尴尬，有时候迫于现实环境所迫，即

使不喜欢，为了维系大环境的稳定还得勉强笑脸相迎，让人异常不舒服

但是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合作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选择，尤其

在社会活动范围增大时，共同预言成了亲戚间相处最大的障碍

社会多元化与收入差距拉大后，亲戚间在认知、价值观、职业等领域

截然不同，聚在一起根本无话可说，所以就剩了攀比

尤其自我记事起，貌似就很能折腾，自然就成了被攻击与妒忌的对象，

后来玩的很极端，帮忙被亲叔叔搞的极其狼狈，让我更反感亲戚

共同预言却是选择与维系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合作方这类精准化圈子

的唯一条件



所以，一旦社会的活动范围扩大，放弃亲戚就成了必然选择，亲戚间

自然会越来越远

核心亲戚是兄弟姐妹间，在我们的父辈中动辄姊妹六七个，甚至十几个，

这种家庭在老人在世时为了给老人一个安抚，大家自然会在春节时欢聚一

堂

但是在独生子女时代，本就没有兄妹，这类群体从一出生就没有亲戚

的概念，潜意识认为亲戚是父辈的事，自然对亲戚没了好感

父辈一代信奉的是群体、亲情、面子、礼节、形式，他们很多人一辈子

都是为这些东西而活，而下一代人早已浸泡在城市文明中，信仰“规则至

上”、“利益大于血缘”，将性别平等、婚姻自主、尊重个人空间等远远

置于父辈所推崇的价值观之上

一旦缺少利益与共同话语权的牵扯，亲戚间自然会演变为攀比与相互

诋毁，而追求舒适是人的本能，一旦维系亲戚毫无价值，还需承担极大的

负担时，人的潜能就对亲戚有所排斥

我一直在回避亲戚之间的相互妒忌与诋毁，虽然躲在 2000 多公里之外，

但是依然时不时烂事缠身，这让我对亲戚更反感

在我小时候，尤其是冬天，家里亲戚超多，极其热闹

西北的冬天很冷，所有的人都闲着，没事干就通过串亲戚来度过漫长的

冬天

主要当时大家都穷，文化层次比较低，获取精神愉悦的主要方式就是走

亲戚、拉家常、家长里短、参加亲朋好友家的婚丧嫁娶活动



我对这种浪费时间，毫无意义的事极其反感，总觉的是认知不足的表现

但在整个社会娱乐活动多元化与收入上升之后，社会追求精神享受的途

径开始多元化，走亲戚远远排在旅游、休息与学习等之后，亲戚自然就不

亲了

诸如在疫情爆发之前好几年我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根本没有任何

中国传统的“年味”和“亲戚”，但是极其愉悦

疫情爆发之后这两年的春节我都安排了大量休息、学习和思考时间，偶

尔约几个朋友喝喝茶，小聚一番，感觉超好

四、结论

在我们这类第一代来上海的人看来，走亲戚貌似真成了穷人阶层的活动

有时候听到有人家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串门，尤其还是外地的远亲相互走

动而耽误工作，我从潜意识中会觉得不知轻重

之所以上海人亲戚间关系冷谈的主要原因就是自身的诉求都能够借助

市场来解决以及活动范围太大，可选择的过多，自然对亲戚没太多的牵连

另外，上海人接触的面广与可选择的多，亲戚的价值就更无足轻重了

过年也是，每年春节都会有脱离传统习惯的工作、学习、休息与娱乐活

动，而走亲戚根本没有任何安排，“年味”也就荡然无存

但这绝非世风日下，而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

随着收入的提升，每个人有了新的社交圈与利益诉求，对亲戚的依赖与

相互交往的频率也就大幅降低，自然亲戚不亲，年味也就淡了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在进步，收入在提高，人们的生

活方式也在改变

貌似我现在在与亲戚处理关系时首先想到的是当年谁帮过我，时不时给

予反馈，聊以心理的慰籍，而对曾经不愉快的亲戚想起来都觉得是负担，

潜意识刻意回避

可信财商-所有评论都要对投资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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